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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年生吉子?

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
*

� � � 基于 1949~ 2008年出生人口数
马 � 妍

 内容摘要!人为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然而这种生肖偏好是否在

我国客观存在? 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利用 1949~ 2008年的出生人口数据, 并借鉴人口统计学

中的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来检验我国生肖偏好的存在性。结果显示,从全国宏观层面上,无论是单

一年份、单一生肖还是十二生肖整体都不存在生肖偏好, 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

的影响。因此,破除生肖偏好的迷信,引导正确的生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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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吉年生吉子#心理的影响下, 从 2000年的 ∀千禧龙宝宝#到 2004年的 ∀猴宝宝 #, 再到 2007

年所谓的 ∀金猪宝宝#, 人为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已酝酿成为一个新的

社会问题。然而,根据特定的生肖选择生育是否是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问题,抑

或只是个别地方、个别人群的特殊现象,并未波及全国? 我们似乎不能只从直观的感受或一些新闻

报道来判断。是特定的生肖还是特定的社会事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决策, 进而造成出生人口规模

突变的宏观后果? 社会是否将在这种人为选择生肖进行生育的影响下迎来了第四次出生高峰? 为

了探求这些疑问的答案,本文将利用建国 60年来的出生人口数据, 并结合多种年龄准确性检验指

数来验证我国的生育生肖偏好是否存在, 探究这种偏好究竟只存在于人们口口相传的生育迷信中,

还是客观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判断在一些特定年份出生人口规模异常增加或减少究竟是生肖偏

好的影响还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

目前对于人为选择生肖进行生育的这样一种生肖偏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因此本文将生

肖偏好界定为:人们根据民间相关民俗或迷信的说法,认为出生在特定生肖所对应年份的婴儿将享

有某些特殊的好运,因而选择在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自己的孩子。其结果是造成这些年份的

出生人口规模激增。与之相对应,生肖回避则指人们由于认为某些生肖会给孩子带来厄运, 而刻意

选择不在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孩子。进而导致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骤减。

关于特定社会事件和特定生肖偏好的研究,迄今学界对此的关注比较有限。Goodk ind( 1991)

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内的亚洲华人普遍存在喜欢在龙年

生育孩子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而日益凸显。我国学者曾指出,所谓的 ∀停电

婴儿#和 ∀羊年不宜生子 #都是得不到事实支持和证实的错误结论 (段成荣, 2003)。笔者认为,仅从

∀龙 #或 ∀羊#某个单一生肖出发,难以认定我国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因此,本文将从十二生肖的整

体层面来看待和检验这个问题, 同时多纳入几个轮回的数据来参与计算,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排除数

据随机波动的影响,唯其如此,才能避免真实情况被偶然性所掩盖, 使我们尽可能科学地判断生肖

偏好的存在性。检验生肖偏好或生肖回避是否存在,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幸福与未来, 而且直接影响

到国家在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众多方面的规划和建设, 对于整个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官方网站公布的历

年统计公报。由于出生人口数据的质量将影响到对问题的判断与分析结果, 因此首先需要讨论数

据的可靠性。学界对上世纪 90年代以前的数据质量基本表示认可,然而 90年代以来的出生漏报

和瞒报等影响数据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导致了一系列以出生人口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产生了众说

纷纭的结果。2007年, 翟振武教授和和陈卫教授根据教育统计数据重构了 2000年人口普查 0~ 9

岁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并以此为基础对 1990年代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行了估计。结果他们发现

∀估计的结果在总体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 (翟振武等, 2007)。

因此,基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据的相对权威性,以及相关研究表明的出生数据质量仍比较可靠的

判断,我们认为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本研究的结论不会有质的影响, 所以本文使用的 1949 ~

2008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均是没有进行调整的官方公布数据。

1� 我国历年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

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发展历程 ∀一波三折 #,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呈现 ∀三凸三凹#的特征,即我

国的出生人口规模经历了三次出生高峰和相对应的三次出生低谷。实际上, 目前学界对三次出生

人口高峰起止时间的认识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陈友华, 2008)。根据陈友华教授最近的研究界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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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视角考察,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出生高峰分别是在: 1949~ 1958年、1962 ~ 1973年、1982 ~

1998年,而两次出生高峰之间的年份就是相应的出生低谷期 (陈友华, 2008)。同时他提出 ∀进入 21

世纪后,直至 2050年,在此期间中国既不会出现新的出生高峰,也不会出现新的出生低谷 #。图 1

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 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三次出生高峰及其相应的峰值

点: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 1954年, 当年的出生人口达到 2245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年;

第二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 1963年, 这是建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的最高峰, 达 2954万人, 与之

相对应的是兔年;而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 1987年,与之相对应的也是兔年, 然而这是否就

意味着在这些波动中隐藏着人们的生肖偏好呢? 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图 1� 1949~ 2008年我国历年出生人口规模变动

F igure 1� Change o fAnnual B irths o f China, 1949- 2008 ( 10 Thousand Pe rsons)

数据来源: & 1949~ 1953年 :根据总人口和出生率推算得出,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

司编∃200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 ∋ 1954~ 2000年:引自∃2002年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 ( 2001~ 2008年: 引自国家统计局 2001~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统计公

报.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gb /

2� 我国出生人口规模随生肖变化的变动

根据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将 1949~ 2008年的出生人口进行划分, 刚好有 5个轮回。下面将结

合生肖来考察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由于 1949年是牛年, 因此本研究的划分以 ∀牛 #为每

一轮生肖的起始 &。

2. 1� 出生人口规模随生肖变化的变动未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图 2展示了 60年以来 5个生肖轮回对应的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变动。首先可以看到按十二生

肖划分的每一轮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都没有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即:羊年并不是每一轮变动中的

最低点,而龙年、猪年等被视为比较吉祥的年份,其出生人口规模也不是各生肖中的最高点。其次,

每一轮变动的最高点并没有局限在特定的生肖, 如第一轮的最高点是马年、第二轮是兔年、第三轮

是牛年、第四轮是兔年、第五轮是牛年。并不能据此认为两轮出现的兔和牛就意味着人们对兔或牛

存在生肖偏好,因为这种隔轮出现的特点,更可能是人口惯性作用的结果。再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需要说明的是, 严格意义上,应该选用农历的出生人数来进行分析。但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得到这样的资料。

为此, 不得不选用公历的出生人数资料作为替代。但经过对人口普查所提供全国人口出生年份和月份分布资

料的初步分析, 可以看到,近百年来 ,我国每年出生人口的出生月份分布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明显的系统性变

动。因此, 我们认为,这样的替代是可以接受的 (段成荣,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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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呈现出趋同的态势, 即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最后一轮

( 1997~ 2008年 )的变动趋势已经较为平滑,各生肖之间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已经较为接近。

图 2� 我国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五轮生肖变动

F igure 2� F ive Turns o f Chinese Zod iac Change fo rAnnua l B irths ( 10 Thousand Persons)

� � � � � � � � � � � 数据来源:同图 1。

2. 2� 各种生肖的总计出生人口规模存在一定差异但不足以表明生肖偏好存在

为了消除潜在的随机波动的影响,我们将每种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数加总来比较 60年来

各种生肖的总计出生人口数。如图 3所示, 1949~ 2008年间, 兔年出生的人口最多, 达到 1. 15亿

人;而鼠年出生的人口数最少,仅为 9728万人; 两者相差 1862万人, 相当于 2008年全国出生人口

的 1. 2倍。在这中间, 最被偏好的龙年出生人口总数比兔年和虎年都少,而羊年虽然被冠以 ∀不宜

生子#, 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总数较鼠、牛和猪年都多。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种看似存在偏好的

变动趋势,实际上受到了特定年份的特殊社会背景及社会事件的影响。

图 3� 1949~ 2008年全国各种生肖的出生人口数合计

F igure 3� Change of Total B irths of Each Ch inese Zodiac, 1949- 2008 ( 10 Thousand Persons)

� � � � � � � � � � � 数据来源:同图 1。

首先,我们关注出生人口总数最多的兔年。根据表 1可以发现兔年包括了 1963年和 1987年,

按照陈友华对我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划分标准, 这两个年份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峰值

点,尤其是 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多的年份,在这样两个重要年份的影响下,兔

年出生的人口数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多的特征。而作为我国出生人口最少的 1961年, 其所对应的牛

年虽然在这一特殊年份的影响下出生人口总数在十二生肖中较少, 但其并不是出生总数最少的生

肖,反而是其临近的鼠年的加总出生人数最少, 虽然 1960年比 1961年多出生了将近 200万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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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49~ 2008年各种生肖对应年份

Tab le 1� Ch inese Zod iac and Its Co rresponding C alendarYear, 1949- 2008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牛 1949 1961 1973 1985 1997

虎 1950 1962 1974 1986 1998

兔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龙 1952 1964 1976 1988 2000

蛇 1953 1965 1977 1989 2001

马 1954 1966 1978 1990 2002

羊 1955 1967 1979 1991 2003

猴 1956 1968 1980 1992 2004

鸡 1957 1969 1981 1993 2005

狗 1958 1970 1982 1994 2006

猪 1959 1971 1983 1995 2007

鼠 1960 1972 1984 1996 2008

总体上鼠年出生人口总数仍是

最少的。同样, 作为社会大众

热力追捧的 2000年 (千禧龙宝

宝 )、2007年 (金猪宝宝 )和

2008年 (奥运宝宝 ) ,其所对应

的龙年、猪年和鼠年并没有因

为这样的特殊社会事件使其所

对应生肖的出生人口总数有重

大波动。因此我们认为, 虽然

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对其所对

应生肖年的出生人数有一定程

度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用 60年

中 5个轮回的数据来考察生肖

偏好时, 这些特殊社会事件的

影响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或

平滑。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十二生肖总计出生人口规模的差异,认定这是生肖偏好导致的结果,而需

要进一步通过各种指数量化检验生肖偏好是否存在。

3� 运用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与否

人口学研究中经常使用年龄准确性指数来检验某一数据是否存在年龄 ∀堆积#,也就是人们在

报告自己的年龄时,是否对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有特别的偏好或者回避。检验年龄堆积的指数

主要包括:年龄偏好指数、惠普尔指数、迈叶斯指数、年龄准确性指数和联合国综合指数 (查瑞传,

1991)。由于十二生肖随着时间的推移轮回,就如同以 0~ 9为结尾的数字在人口年龄中反复出现。

因此,本文将某一特定生肖视为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借鉴各种年龄偏好指数检验的思路,在进

行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指数的特点及数据的可及性, 主要运用年龄偏好指数、惠普尔指数

和迈叶斯指数从不同侧面来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与否。

3. 1� 年龄偏好指数 ( IPA )检验显示单一年份的生肖偏好不存在

年龄偏好指数是对特定年龄上的堆积现象进行检验 (查瑞传, 1991), 其主要的原理是将特定年

龄的人口规模与其前后相邻年龄的人口规模对比,来检验该年龄是否存在年龄偏好。因此, 我们将

1949~ 2008年间的每一年视为年龄组中的一个单岁组, 计算该年份是否存在人数 ∀堆积#,并将该

年份与生肖对照来确定人们对某个单一生肖是否存在偏好。调整年龄偏好指数得到的生肖偏好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IPA t =
P t

1

3
) (P t- 1 + P t + P t+ 1 )

) 100

其中 IPA t代表 t年的生肖偏好指数, P t代表 t年的出生人口数, P t- 1和 P t+ 1分别代表 t- 1年和

t+ 1年的出生人口数。 IPA t越接近 100,表明人们对该年份或该生肖越不存在偏好; 大于 110说明

生肖偏好存在,大得越多表明偏好越严重;而 IPA t小于 100则说明人们对该生肖不仅没有偏好, 反

而有一定程度的回避。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波动,因此, 我们不能将无偏好的标

准界定在 100这个点, 而是应当从统计学置信区间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 IPA t在 100 ∗ 5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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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借用年龄偏好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 &

Table 2� Testing P re ference of Ch inese ZodiacU sing Age P re ference Index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牛 � 70. 76 101. 72 99. 47 101. 11

虎 99. 48 111. 78 98. 50 100. 62 100. 21

兔 101. 69 108. 83 102. 10 102. 76 99. 19

龙 99. 24 97. 62 96. 70 99. 80 100. 11

蛇 99. 66 101. 25 99. 55 99. 53 99. 73

马 105. 27 98. 61 99. 54 101. 66 99. 86

羊 95. 73 97. 34 98. 67 100. 09 99. 13

猴 96. 85 102. 94 95. 73 97. 75 99. 38

鸡 107. 49 99. 23 101. 99 100. 46 101. 19

狗 99. 93 102. 37 105. 48 100. 30 99. 10

猪 100. 00 97. 87 97. 21 99. 28 99. 92

鼠 98. 65 101. 34 97. 62 100. 54 �

� � � 数据来源:同图 1。

波动都不存在生肖偏好。

根据判断标准, 表 2中我

们所计算的 58个年份的偏好

指数中仅有 4个年份不在我们

设定的置信区间范围内, 其余

年份的偏好指数均表明该年份

并不存在生肖偏好。而 4个

∀有偏好 #或 ∀有回避 #的年份

分别是 1957年 (第一轮鸡年 )、

1961年 (第二轮牛年 )、1962年

(第二轮虎年 )和 1963年 (第二

轮兔年 ) ,然而这并不表明这 4

个年份存在生肖偏好。在我国

的发展变化历程中, 这四个年

份都是因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导

致出生人口剧烈变动的年份,因而它们与相邻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相比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

偏好指数值明显有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用年龄偏好指数来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

容易受出生人口剧烈波动的影响而降低了结果的可靠性, 而且我们只能将某一生肖与其相邻的 2

个生肖相比,而不能将其置于 12生肖的整体中进行比较, 这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我们将运

用其他指数来进一步检验生肖偏好是否存在。

3. 2� 惠普尔指数 (W h ipp le+ s Index)检验表明每个生肖的偏好或回避均不存在

与年龄偏好指数不同,惠普尔指数是对整个年龄结构中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是否存在偏好

进行的综合检验 (查瑞传, 1991)。年龄总是以 0~ 9结尾且反复出现在年龄结构中,就如同十二生

肖的循环出现,因此将该方法用于生肖偏好检验具备了可行性。此外, 我们使用各生肖的加总出生

人口数进行计算,可以部分消除出生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因此, 笔者认为运用惠普尔指数进行出

生人口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年龄偏好指数的局限性, 而且某一生肖可

以与其他 11个生肖进行比较,更有助于我们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年龄尾数的循环周期为 10, 而

生肖的循环周期为 12,因此,我们在使用惠普尔指数进行检验的时候,在原有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进

行了一些调整,调整后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 I=
P1 t+ P2 t+ P3 t+ P4t + P5t

1

12
P

) 100

� � 其中 Pti为第 t轮 (本文中 t= 1, 2, 3, 4, 5)第 i个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数, P为 60年的出生

人口数的加总。表 3是我们计算得到的每种生肖对应年份的加总出生人口数以及每种生肖的惠普

尔指数。通常当 W I= 100时, 表明年龄分布均匀, 不存在堆积或者偏好现象; 100< W I< 110, 可以

& � 由于年龄偏好指数的计算需要有前后年份的相应数据,而我们无法获得 1948年和 2009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因

此无法计算 1949年和 2008年的年龄偏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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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无明显偏好;如果 110, W I< 130,说明存在年龄偏好;而当W I− 130时, 说明偏好比较严重;当

表 3� 借用惠普尔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

Tab le 3� Testing Prefe rence o f Chinese Zod iac UsingW hipple+ s Index

出生人口数 (万人 ) 惠普尔指数

鼠 9685 92. 26

牛 9841 93. 74

虎 11044 105. 20

兔 11547 109. 99

龙 10937 104. 18

蛇 10775 102. 64

马 10607 101. 04

羊 10125 96. 45

猴 10224 97. 39

鸡 10694 101. 87

狗 10567 100. 66

猪 9929 94. 58

合计 125975

� � � 数据来源:同图 1。

W I< 100时,表明年龄偏好不存在, 甚

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年龄回避 (查瑞传,

1991)。根据这一标准,以及上文我们

构造的置信区间范围, 从表 3中可以

看到: 12生肖中有 7个生肖的惠普尔

指数都落在 ( 95, 105)的置信区间范围

内,而且差距很小,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生肖偏好。其他 5个生肖中, 鼠、牛和

猪存在比较微弱的生肖回避, 而虎和

兔存在同样比较微弱的生肖偏好现

象。虽然惠普尔指数运用加总数据计

算偏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出生

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但是三年 ∀困难

时期 #与其前后年份出生人口规模的

差异十分巨大, 这样的起伏可能是运

用加总数据也无法平滑的。因此我们

认为,对应年份出现的轻微生肖偏好和回避不能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偏好或回避。反而是传统生

育文化中偏好的龙和回避的羊这 2个生肖的检验结果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偏好或者是回避。

3. 3� 迈叶斯指数 (M yers+ Index)检验证明总体上我国的生肖偏好并不存在

与惠普尔指数只能检验年龄结构中以某一特定数字结尾的年龄是否存在偏好不同, 迈叶斯指

数并不特别关注某个特定年龄的堆积情况,而是从总体上检验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否存在异常 (查瑞

传, 1991)。借鉴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借用迈叶斯指数从总体上检验我国的出生人口是否存在生

肖偏好。

根据迈叶斯指数的构造原理 & ,计算步骤如下 (见表 4):

1) 将 60年间各种生肖的出生人数分别加总得到表 4第 ( 1)列;

2) 将每种生肖的总出生人口减去第一轮 ( 1949- 1960年 )其所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得 到表 4

第 ( 2)列;

3) 给每种生肖对应的两组总出生人口数分别赋 2个权数 (第 ( 3)列和第 ( 4)列 )

4) 计算混合人口 ( 5) = ( 1) ) ( 3) + ( 2) ) ( 4) ;

5) 将各生肖混合人口加总后分别计算每种生肖混合人口占总混合人口的比重, 得到表 4第

( 6)列;

6) 然后将第 ( 6)列数字分别减去 1 /12并取绝对值得到表 4第 ( 7)列, 将第七列数加总得到

4. 83;

7) 由于计算中使用了 2组人口,因此迈叶斯指数 M I= 4. 83 / 2= 2. 41。

通常情况下,迈叶斯指数的值越接近 0,说明年龄堆积的程度越小。而当迈叶斯指数小于 5时,

可以认为基本不存在年龄偏好。因此我们认为,从 60年来整个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来看, 我国的

& 关于迈叶斯指数的构造原理详见查瑞传主编∃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 31~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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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在总体上不存在生肖偏好。

表 4� 借用迈叶斯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

Tab le 4� Testing Preference o f Chinese Zod iac UsingM yers+ Index

1949~ 2008年出

生人口数 (万人 )

( 1)

1961~ 2008年出

生人口数 (万人 )

( 2)

权数 1

( 3)

权数 2

( 4)

混合人口

(万人 )

( 5)

百分比

分布

( 6)

与 1 /12差

的绝对值

( 7)

鼠 9685 8296 1 11 100941 7. 30 1. 03

牛 9841 7891 2 10 98592 7. 13 1. 20

虎 11044 9021 3 9 114321 8. 27 0. 06

兔 11547 9419 4 8 121540 8. 79 0. 46

龙 10937 8810 5 7 116355 8. 42 0. 08

蛇 10775 8600 6 6 116250 8. 41 0. 08

马 10607 8362 7 5 116059 8. 40 0. 06

羊 10125 8147 8 4 113588 8. 22 0. 12

猴 10224 8248 9 3 116760 8. 45 0. 11

鸡 10694 8527 10 2 123994 8. 97 0. 64

狗 10567 8662 11 1 124899 9. 03 0. 70

猪 9929 8282 12 0 119148 8. 62 0. 29

合计 1382447 4. 83

� 注:迈叶斯指数 (M I) = 2. 41, 数据来源: 同图 1。

4� 小结与讨论

无论哪一种指数都不是对生肖偏好的精确检验。由于我国在特定时期内出生人口规模出现过

十分剧烈的起伏波动,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我们的检验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对整体趋势的判断。三种检验方法均表明,就全体人口的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民众在进行生育

决策时并没有大范围地刻意选择某一生肖作为孩子出生的时间。我们认为在人口结果上,我国并

不存在生肖偏好。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地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 这符合人口规律。我

们不应仅凭媒体片面的报道就认为 ∀金猪宝宝 #和 ∀奥运宝宝#会带来我国第四次出生高峰。事实

证明,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近年来在稳定低生育率的前提下,我国每年的出生人

口已经比较均衡,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也没有如同预测的那样,在人口惯性的影响下, 由于第

三次出生高峰的出生人口进入婚育旺盛期而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这是因为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的不断积累将逐渐削平人口高峰 (王丰等, 2008) ,而使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出生高峰

(陈友华, 2008)。

然而,由于生育具有三维性 � � � 数量、时间和性别 (顾宝昌, 1992) ,因此生肖偏好与否本质上是

育龄夫妇或家庭在子女出生时间上的一种生育决策。所谓生育决策是指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

本与收益的比较, 或者是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生育效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选择 (李建民,

2004)。虽然我们通过定量检验没有发现生肖偏好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育龄夫妇完全没有

生肖偏好,之所以偏好没有反应在宏观出生人口数据上, 可能是因为家庭在生育时间的决策上更多

的受到诸如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发展计划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淡化了生育文化的影响,或者

说生育文化不能直接作用于家庭生育时间的选择进而直接影响到生育行为, 它可能需要通过其他

的中间变量将其影响传递到最终的生育行为, 因而其影响也便无法直接通过出生人口数据显现出

来。此外,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至少在家庭成员本身看来是理性的,家庭效用最大化作为一种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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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感受,其理性与否不是由外部判定的。因此, 个体结果的理性不一定导致集体结果理性,反之

个体决策不理性也不一定导致集体结果的不理性。所以, 我们不能只依据宏观人口后果的状况来

判断微观人口行为的真实状况, 还需要进一步借助定性分析来把握微观人口行为的特点。

此外,基于大众传媒对家庭生育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生肖偏好的错误宣传可能会误导民

众做出不理性的生育决策。相关研究表明:出生规模较大的队列人口, 其福利明显不如出生规模较

小队列的人口 ( Easterlin, 1980)。扎堆生育, 使得本来比较平稳的年度人口规模曲线变成突升突降,

势必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个人将面临 ∀一生的拥挤 #, 包括入托、升学、就业、婚姻、养老等;

同时,出生人口规模的非随机波动,可能导致国家在对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时难以准确

判断和合理规划,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无序和低效,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和不确定的影响。因此,

提倡人们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肖,形成生肖不会改变命运的合理生育观

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爽教授、陈卫教授、宋健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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